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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黔北山区柞蚕业发展与生态安全探微 

李德建 曾凡玉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 清乾隆以降, 遵义知府陈玉殿、黄乐之, 正安知州徐阶平等, 据黔北山地多“槲”的区域特点和生态实际, 在遵义

引入柞蚕及养殖技术等后, 所产遵绸竟与江浙诸地丝绸媲美。黔北山区居民在发展柞蚕业过程中, 形成的一整套稳定柞林的地

方经验和民俗规则, 使得柞蚕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结成了牢固耦合体, 有效地促进了地方产业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兼容, 成为

贵州古代史上山地农业发展的样板, 为当今人与自然交换共生的实践关系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 黔北； 柞蚕业； 山地高效农业； 生态安全；  

作为人类社会基础性要素的经济, 实质上是已被制度化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
[1]213

。人与自然交换共生

的这种实践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为人类经济过程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差别与经济差异。清乾隆年间所著《黔南识略》卷一《总

叙》言, “黎平之民富于木, 遵义之民富于蚕”, 深刻揭示了贵州东部经济与黔北经济的类型差异, 说明了其间经济发展的缘

由。清代遵义府根据这一地区树多青㭎、宜养殖柞蚕的实际, 逐渐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维护柞林的技术和规则, 使得柞蚕业与环

境维护结成了牢固耦合体。我国是多山之国, 山地、丘陵和高原的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69%。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

的省份, 是全国山地经济的典型。研究清代黔北山区柞蚕业发展的历史实践智慧, 在我国绿色发展、最美中国建设和大力发展

山地高效农业的时代背景下, 无疑是极具价值的课题。 

一、清代黔北柞蚕业发展概况及影响 

清代遵义府辖境位处黔北, 范围涉及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正安、赤水诸地, 面积约 3 万平方公里。有清一代, 正

安州、桐梓县、仁怀厅等皆为遵义府属州厅县。境内山脉河谷交错, 地表崎岖不平, 喀斯特山地占府总面积的 70%以上, 不适合

大面积连片固定垦殖。但这一地区却多长青㭎树, 宜养殖柞蚕。有清以降, 遵义知府陈玉殿、黄乐之, 正安知州徐阶平等从山

东、江浙诸地引进柞蚕及技术。其后黔北柞蚕业迅速发展, 产出的遵丝可与江浙、川属丝绸媲美, 为贵州各府县效仿, 形成了

较具表性的地方生态经济类型。 

1. 柞蚕业概况 

柞树属壳斗科 (Fagaceae) 栎属植物, 内地汉民将其泛称为“槲”或“柘”, 别称为栎树和橡树等, 具有易成活、适应性

强、生长速度快等特点, 树叶可饲养柞蚕。黔北属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混交林带, 山多柞树。乾隆三年, 山东历城人陈玉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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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遵义府知府, 见山多“槲”, 可饲蚕, 故从家乡将柞蚕及养殖技术引入遵义, 促进了当地柞蚕业的发展。史载:“乾隆八年, 会

报民间所获茧至八百万。”“数十年来, 齐蚕之种遍 (正安州) 山谷。”
[2]466 

(乾隆) 《黔南识略》卷三十一《桐梓县》载, 境树多

青㭎等木 (1) , “育蚕织茧, 有双丝、水丝两种, 名曰桐绸, 较遵义、正安稍逊。”《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七载, 乾隆二十六年, 

仁怀厅等处“兼放山蚕, 结茧数万”等。所谓“齐蚕”, 亦即“柞蚕”, 典籍中又称为“山蚕”, 古指山东泰山北部及胶东半

岛一带, 后专指山东省一带所产的蚕, 其茧被称为“山茧”, 丝被称为“山丝”。 

(乾隆) 《黔南识略》卷三十二《正安州》载, 正安州境“土产山茧紬、家机紬、土花绫之属。”“向无蚕丝。乾隆十三年, 州

吏目徐阶平自浙携蚕种来, 教民饲养, 因桑树较少, 先以青㭎叶饲之。”“食青㭎者为山丝。”“商通各省, 贩运甚多。”
[3]
 (道光) 

《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载:“正安向无织絍之业。乾隆十三年, 吏目徐阶平自浙江购蚕种来州, 教民饲法。正安蚕茧较大

于江浙。初, 州地少桑, 阶平教饲柘叶。”材料中“先以青㭎叶饲之”, “阶平教饲柘叶”, 柘叶, 即青㭎叶。足见其初在遵义

正安州养殖的也是柞蚕。随着柞蚕业的发展, 遵义各地“试织茧绸, 各属效行”等。 

在有识之士和黔北各族居民的共同努力下, 黔北蚕丝甚至远销丝织中心江浙闽粤等地, 遵义府一度成了西南蚕丝贸易重

地。 (乾隆) 《黔南识略》卷三十《遵义府》载, 遵义“郡境弥山漫谷, 一望蚕丛, 丝之值倍茧, 紬之值倍丝。其利甲于黔省, 

其紬行于荆蜀吴越间矣”。 (嘉庆) 《黔记》卷四载, 遵义“丝行楚蜀闽滇诸省”“广东程乡茧亦遵义丝”。 (道光) 《遵义府志》

卷十六《农桑》载:“遵绸之名, 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秦晋之商, 闽粤之贾, 又时以茧成来带鬻, 捆

载而去, 与桑丝相搀杂, 为绉越纨缚之属。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蚕丝之利不可不讲也。” (道光) 《大定府志》卷四十二《农

桑》载:“今贵州行省为郡十又四, 遵仁有樗茧之利, 种橡饲蚕于山, 缫之、织之、染之, 北以贾蜀, 东以市楚, 遵绸之所衣被

几半天下。”材料中的“遵仁”, 即清时遵义、仁怀地。 

柞蚕业对黔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 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典籍对清代黔北柞蚕业也还

多有记载。 (民国) 《八寨县志稿》卷十七《农桑》载:“乾隆三年, 山东历城陈玉殿知遵义府, 郡地多槲树。”故从齐地引入

柞蚕, “实数年, 蚕业大兴, 迄今几百年, 推广精益求精。从此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 (民国) 《贵州省农业概

况调查》第四章《农产》载:“柞蚕原非贵州之土产。清乾隆初年, 遵义太守历城陈玉殿, 见遵义多栎树, 仿如故乡登莱间树, 可

蚕也。遂遣人至历城购买蚕种, 教民饲养, 凡三往返, 始成其事。是时收益甚大, 每放蛾一千, 可收十万左右之丝。乾隆八年, 

丝数达八百万。由是乡民均饲育之, 产区分布于遵义、湄潭、仁怀、大定 (即今黔西北诸地) 、平越 (今福泉市) 、黔西、开

阳、绥阳、定番 (今惠水县) 、正安、桐梓、思南、施秉、息烽、余庆、瓮安、黄平、赤水等县。在八九十年前 (1849—1859) 

全盛时期, 每年可产府丝六百余万疋, 计银约八百余万两, 各省如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西及山西, 均有客商来此购卖, 

而尤以山西太谷之客商为最多。”何辑五在《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一书中言, 贵州“一省柞蚕自经遵义饲养成功, 渐推广及于

正安、桐梓、绥阳、仁怀、赤水、湄潭、黔西、定番 (今惠水) , 以至四川边界, 颇为繁盛。如遵义县城每逢四九场期, 乡民

之来此贸易者恒在二三千人。正安县城每逢场期, 山丝亦有数千斤。至各乡场, 如遵义之苟江水, 正安之安阳, 湄潭之永兴, 桐

梓之扶欢坝, 每逢场期, 乡民负茧或丝出售者, 络绎不绝。亦有豫晋商贩, 时载草率种来易丝绸而去。” (民国) 《桐梓县志》

载:“同光之际, 新站以上育桑蚕, 松坎以下育山蚕, 开市场于綦桐交界之扶欢。分茧帮、绸帮, 设公称, 双方派人经理之。年

有山西商在河南茧来易丝, 市场甚旺。” (民国) 《遵义新志》载:“遵义山间尤多一种青㭎树。乾隆三年, 自山东输入蚕种, 野

蚕已成为一种遵义特产。”
[4]106

 (民国) 《续遵义府志》卷四十四《物产》载:“遵义黄丝之盛, 甲于各县, 距州城三十里之安顺

场与四川界毗连, 新丝上市时, 川商络绎而来, 每年交易款至十数万元。”等等。“黄丝”即柞蚕, 因用火烘, 蚕茧颜色呈现为

黄色, 故俗称“黄丝”。 

2. 黔北柞蚕业对贵州经济的影响 

遵义自乾隆年间引进柞蚕后, 出现了“富甲全黔”的盛况。黔北柞蚕业成了贵州古代经济发展的样板, 引起了当时贵州其

他诸府州县的关注。 (道光) 《贵阳府志》载, 贵州十三州府, “惟遵义务蚕功, 亦惟遵义称富厚, 是蚕丝之利不可不讲也。”

可以说, 黔北柞蚕业的发展, 还带动了贵州其他府州县柞蚕业的发展, 推动了贵州山地农业的发展。详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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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代贵州诸地官员劝种柞育蚕概况 

府州县 文献记载 资料出处 

贵阳府 府境“山多橡树，经有司劝谕，近亦放蚕取丝者” （ 乾隆） 《黔南识略 》卷一《贵阳府 》 

修文县 县境“青柄尤多，民藉之以养蚕收茧” （ 乾隆） 《黔南识略》卷二《修文县》 

开州 州地“树多青柄，可饲蚕” （ 乾隆） 《黔南识略》卷三《开州》 

镇远府 郡地“橡树尤宜，经大吏及有司劝谕，近皆放蚕收茧，与遵义同” （ 乾隆） 《黔南识略 》卷十二《镇远府 》 

兴义府 府境“近则种橡养蚕有成效” （ 乾隆） 《黔南识略 》卷二十七《兴义府 》 

都匀府 
“匀产橡树颇盛。清季昆明王仲瑜太守借饲山蚕，散种试办， 

越年大获”，“蚕师均借材遵义” 
（ 民国） 《都匀县志稿》卷六《农桑物产》 

大定府 

大定知府黄宅中“劝民多种青冈，橡树，仿行遵义放蚕之法， 

以为瘠土之资。事虽如迂，心则甚切”。“为此，示仰各村乡 

老，各寨土司，互相传谕，因地莳栽，邻里乡党，守望相助。如 

有牛羊践屐，樵木损伤，甚或乘隙偷伐，越界强砍者，轻则共 

同禁约，重则禀官究惩。务期广为种植，嘉卉成林，勿负官敦 

劝之心，实为久长之计。” 

贵州省大方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大定县 

志》，重庆渝新印刷厂印刷，1985 年版，第 513 －

514 页。 

安顺府 府境柔西多青柄，“道光五年，招遵义匠数人，教民饲蚕” （ 咸丰） 《安顺府志》卷十七《地理志十六》 

黔北柞蚕业发展经验为贵州各府州县效仿, 有的府县官员还亲自到遵义延请蚕师, 不少残存的土司和土目还参与其间的活

动等。贵州地方官员也纷纷把柞蚕业的发展当成了上报皇帝的重要政绩。如《皇清职贡图》卷八《贵州蛮夷》“东苗”项, 画的

就是生息在今贵阳、惠水、龙里等地的苗族养柞蚕的盛况。此外, 柞蚕业的发展还为为清末李端棻等人在黔省兴办实业、鼓励

各族居民养蚕缫丝奠定了基础。故在其组织汇编的《黔苗图说四十副》“花苗项” (1) 中, 就画有“花苗养蚕取丝图”[5]81。

有清一代, 贵州花苗分布范围甚广, 区域不仅包括今黔北地区, 还包括黔西北、安顺、贵阳诸地。可以说, 源于黔北的柞蚕业, 

因其适应了当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成了古代山地农业的典型样态。 

二、柞蚕业与环境的兼容 

黔北山多地少, 山地占全区总面积的 83.3%[6]7, 可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不多, 土层厚、肥力高、水利条件好的耕地所

占比重低。但由于所处区域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春暖风和, 雨量充沛, 雨热同期, 比较利于农作物的

生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不适宜大规模的固定垦殖, 如进行规模垦殖不仅会导致水土流失、植被储水能力的下降, 也

会造成潜在的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山地石漠化等, 从而阻碍黔北柞蚕业乃至整个种植产业的发展。确保柞树林的持续稳定, 成

为黔北山地柞蚕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柞蚕业的发展, 黔北蚕民形成了一整套维护柞林持续稳定的生态知识, 在脆弱生态背

景下较好地兼容了生态安全与山地农业的发展。 

《黔南识略》卷三十《遵义府》载:“郡地多橡, 橡一名槲, 黔人谓之橡, 又谓之青㭎树。子房生实如小枣, 叶厚者更宜蚕。

植法于秋末冬初收子, 不令近火, 冬月窖子于土内, 春则茁芽。三年后, 可以饲蚕。饲后息以一年, 或一季, 乃复饲。至四年

五年者, 伐其本, 俟新 (枝) 肆出, 饲如前。树欲稚, 叶欲茂, 蚕茧始形繁茂。” (道光) 《遵义府志》卷十六《物产》“种槲”

项亦载:“槲实, 九月拾之。掘坑埋其内, 令芽, 二月出而种之 (九十月间, 槲实老, 且落。拾其坚好者, 掘溽润处为坑, 聚而

土复之。至来年二月, 皆生芽, 乃分种之。若不窖之润处, 则干而蠹, 干则难生, 蠹则不生也。不即种, 而必埋, 俟来年二月

者, 方冬土燥, 仍恐其干而不生也) 。行必相距三尺, 毋已密 (太密则得地薄, 枝条不茂, 且蚕时不便循行。若疏过三尺, 又

旷土可惜) 。其生也, 明年耘之, 三年稍杀之, 四年五年可蚕也。或生二年, 尽伐之。俟蘖, 又杀之, 则速成树。凡下种, 能

和以猪血者, 易生；且他日叶美, 宜蚕 (槲子入土, 多为田鼠所食。分种时, 以猪血涂之, 可无此患。易生美叶犹其余事) 。

槲生一二年, 行间可种莜麦。三年则止 (凡今年饲蚕之林, 明年必不饲, 谓之歇树。不歇树, 则叶不茂, 蚕亦瘠。新种之树, 四

五年始蚕, 间年歇而蚕之, 则三饲蚕之林, 其树必近十年, 则已高, 移不难, 即伐之, 留其根, 次年之蘖可饲子蚕。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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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皆可食壮蚕。亦间年一饲, 已高, 仍伐之。一种可十余伐也) 。”可以看出, 黔北各族蚕民已掌握了一整套维护柞树林稳定

的技术, 即重视幼苗培养, 扩大柞林种植, 实施发蔸法, 保持柞林更新, 林粮间种, 促进柞树成林等,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植

技术和程序。 

1. 普遍使用“实生苗法”, 扩大柞林种植 

黔北山多平地少, 柞蚕是山蚕 (典籍称其为野蚕) , 而柞树是其主要饲料, 因此, 要保证柞蚕业发展, 就得维持柞林的稳

定。为了扩大柞林, 当地居民主要采取实生苗法。“实生苗法”的具体做法是, 在每年的秋冬季节, 蚕农首先得采拾种子 (种子

直径在 1.3 厘米左右, 半径为 0.7~1.0 厘米) 。这样的种子采收并不困难, 但保管却极不容易。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 各种真

菌孢子弥漫在大气中, 一旦这些细小的孢子落到柞树种子的表皮上, 就会导致种子染病而不能发芽。此外, 森林中的寄生蜂还

可以将卵产在种子中, 此类寄生蜂的幼虫还会蛀蚀种子, 也会造成种子的死亡等。为防范病虫害, 当地蚕农主要是精选饱满、

果皮呈现为金灰色的落地种子
[4]106

。选种后, 还要将此类种子浸泡在温度较低的含盐泉水中, 使那些可能染病的种子漂浮在水面

而被剔出, 然后将水过滤掉, 用干净的抹布覆盖, 放置在溽润坑中, “聚而土复之”
[7]
。同时还要将埋下的种子投上猪血, 以防

鼠患。经此处理的种子就可直播润土中, 培育出的柞树苗甚为茁壮。此实生苗法, 学界将其称为“窖藏待芽”法。此类培育柞

苗法, 成活率甚高, 仅发芽率一项可高达 90%。 

“实生苗法”有力保障了黔北山地柞林的持续稳定。《黔南识略》卷十六《务川县》载, 县四境各族居民, “多植青㭎、桐、

茶、漆树”, 县“西北与正安州接壤处, 地低气暖, 种橡育蚕, 俱有成效”。《黔南识略》卷三十一《桐梓县》载, 境“树有桐、

杉、梓、漆、青㭎等木”。《黔南识略》卷三十一《仁怀县》载, 县内“树多青㭎, 李博等里资以养蚕”, 等等。 

2. 广泛实施“发蔸法”, 保持柞林更新 

为了发展柞蚕业, 维护青㭎林的持续稳定, 除了实生苗法外, 还有发蔸法。清人郑珍著《樗蚕谱》载, “槲种二三年”就

要对其实施砍伐, 实施发蔸法。此砍伐不是连柞根拔起, 而是“留其根”。这样就不会导致对柞树林的规模破坏, 留下的柞树墩、

柞树根还能长出新枝。 

采用发蔸法的具体操作是:一是对所谓老化的柞树伐主干时, 当地各族蚕民通常都要将树墩砍成圆锥状尖顶形, 不允许砍

口断面有积水。树墩离地高从 0.5~1.5 米不等, 具体情况视大气潮湿程度而定, 湿度越大, 离地越高, 反之亦然。同时各族蚕

民对砍伐后的树墩砍口, 还要实施技术性的后处理, 比如用火焚, 用糯米浆、植物油投抹等。值得一提的是, 砍伐下来的树干

和枝叶要及时搬运出柞林区外。执行这一技术操作, 蚕民们认定是为了避免活着的树墩和死去的树干相伴, 会影响再生, 但其

间的科学原理却在于防范林间真菌、细菌和孢子感染树墩, 造成树墩的死亡。二是为了确保砍后的树墩能够顺利长出新枝, 砍

伐季节必须选择在秋天落叶后。这样做是因为天气渐冷, 不会遭逢病菌的感染, 来年的春天则可以顺利旺盛发芽, 即材料中所

称的“俟新 (枝) 肆出”。三是迫使树墩再生。该技术即文本资料所称的“树欲稚”, 原理是通过人为控制下的树墩不断快速再

生, 使树墩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其间的技术操作包括:一要进行周期性的间伐, 即文本资料所称的“至四年五年者, 伐其

本”；二要及时加以利用, 即文本所称的“乃复饲”, 其原理是利用柞蚕的消费, 去刺激柞树快速再生, 萌发新枝；三要有节制

的间闲, 即资料所称的“息以一年, 或一季”, 其基本原理就是新发的枝条基本木质化后, 即可投入使用, 使一个树墩可以连

续使用 50年左右。等到第二年春天, 实施发蔸法处理过的树墩砍口周边, 其基部都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再生枝条来, 这时候, 就

需要实施疏枝了。每个树墩仅保留距离相等的 8~12个茁壮枝芽, 让其以后长出新枝叶来, 其余萌生的嫩芽, 都要用人工摘去。

首次萌发的新枝, 长出的树叶, 宽大肥厚而鲜嫩。可见这样的技术, 最大限度地支撑了柞林的稳定。 

3. 积极推行“林粮间种”, 促进柞林效益 

黔北位处亚热带温暖湿润区, 土壤以灰化黄壤和灰化红壤分布最广, 这样的土壤粘性较重, 一旦降雨, 就会导致土壤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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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柞树幼苗的成长。黔北各族居民在种植柞树的过程中, 除了确保柞树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延续外, 还从深层次上把柞树利用

与维护柞蚕业融为一体去对待, 积极推行“林粮间种”, 有效地促进了柞林的经济效益。所谓“林粮间种”, 就是在柞林种植

时, 对发芽的柞苗实施定植, 定植行株距一般控制在 1.0 米左右, 行株间种植莜麦等各种粮食作物, 即“槲生一二年, 行间可

种莜麦”。贵州柞蚕饲养地, 主要是利用坡面落叶常绿混交林为经营基地, 必要时还要将针叶树种置换成落叶树种, 以便柞蚕生

产基地向高海拔区段延伸, 这样的山地坡度较大, 在强降雨下, 特需要植被的庇护。莜麦属于禾本科植物, 除了能最大限度遮

盖地表外, 同时根系甚为发达, 能够疏松土壤, 支撑青㭎树的生长。故当地居民薅林时, “惟草不务尽”, 还有意识地培置林

下草地, 以促进柞树林稳定生长外, 预防水土流失, 抵御暴雨的冲刷。 (咸丰) 《安顺府志》卷四十六“薅林”项载:“树下之

草, 勿芟夷太尽, 天气炎热, 蚕多自树而下, 盘旋草上避热, 热气渐尽, 蚕自缘干而上。”“若树根无草, 地上过热, 蚕坠地即

僵。又蚕在树上, 倘遇暴雨, 落蚕抱草免冲没。有草不但可以避热, 兼可避雨。”即使是放子蚕时, 当地居民也只是按时用镰刀

割去草的地上部分而已, 不需要锄根。“林粮间种”法不仅能保护生态的稳定, 还能维护柞林景观的稳定延续, 促进柞蚕业的发

展, 对于匡正当前将利用与维护对立起来的习惯性偏颇无疑是一有益借鉴。 

综上几种方法可以看出, 尽管黔北各族蚕民以上诸操作过程及知识目的都是发展柞蚕业, 但却间接发挥了生态安全功能, 

形成了维护蚕业的发展, 就得维护柞林持续稳定的文化系统。为达到柞树林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当地居民得尽可能的激活柞树

再生功能, 凭借其生物属性去满足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的双层需要, 并最终形成脆弱生态环境条件下, 产业发展与生态

保护紧密耦合的生态文化系统。在黔北地区, 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种槲一事, 可谓一年之劳, 百年之利”。 

三、柞蚕业发展的文化制度 

黔北柞蚕业发展与环境的兼容, 不仅在操作层面转化为当地居民的一种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更在文化建构层面已经转化

为当地居民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和生存方式, 内化成了当地居民的一种生产技艺和生存智慧, 形成了一整套兼容生产与生态

的系统化的文化制度。 

1. 柞树培育和推广知识 

为了刺激柞蚕业的发展, 稳定柞树林的种植, 黔北居民积累了相对完整的柞树培育和推广知识。有关这些技术, 在 (乾隆) 

《黔南识略》、《遵义府志》、《樗茧谱》、《事务绀珠》等书皆有记载。以上诸书成书时间介乎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 作者

或为贵州省高级行政官员, 或为遵义府的士绅, 他们当年都目睹过柞蚕生产过程, 并支持过这项产业, 提供的资料甚为准确, 

尤其是柞树种植知识, 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参考性。如《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樗茧谱》诸书明确记载了如何选

种、如何保种、如何窖藏发芽诸多内容。其中《樗茧谱》一书共分 50题, 详述了蚕树、种槲、定树诸多内容, 对推广柞树培育

知识甚为重要。道光十七年, 该书为遵义知县付刻。而且这样的种植技术, 还被邻近诸府州县推广。如道光二十五年, 大定知

府黄宅中曾劝民种柞养蚕, 其略曰:“两年以来, 本府屡劝民多种青㭎, 仿行遵义养蚕之法。”又云:“饲蚕必先种槲, 种槲之法, 

须先和以猪血, 始能易生。”又如道光七年, 为推广柞树种植知识, 安顺府官员参以数年来之所见所闻, 著《橡茧图说》, “分

散民间”, 导致安平县 (即今安顺市平坝县) “六乡之领种橡子, 橡秧者, 亦有数十处。从此种橡益多, 放蚕益广”等
[8]
。 

推广柞树培育知识, 还包括如何优化柞林, 比如铲除油桐、白杨、漆树等。《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蚕忌”项载, “蚕

酷忌油桐, 经其树, 上其叶者, 死。”“山有桐, 除之。”“又食白杨者, 死。亦食他杂木致病。”等等。但“枫树”可饲“蚕”。《事

务绀珠》“枫蚕”项载:“枫叶始生, 有虫食叶, 如蚕, 赤黑色, 四月吐丝, 光明如琴弦, 海上人取作钓缗。知枫叶可以饲蚕也。”

加之“嫩枫叶, 蚕食之无害”, 故土人在薅柞树林时, 枫亦不应去等。从上可见, 由于当地积累的柞树培育和推广知识, 以及

政府对柞林培育知识的宣传, 极大地保障了柞林的持续稳定, 为柞蚕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2. 维护柞林稳定的奖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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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柞蚕业发展, 各级政府还制定了相关奖惩规则。黔北蚕业分为柞蚕业和桑蚕业, 但两者都离不开柞林与桑林稳定, 

这就需要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作保障。《遵义府志》卷十六载:“本府拟设奖赏, 以示激劝:其有活桑百株者, 本城由经厅衙门报

验, 各属由该县报验, 如果属实, 本府即赏一两重银牌一面, 花红一副；以次递增, 活千株者, 赏二两重银牌五面, 花红一副。

通计活至五万株, 则其势已成, 无用本府再行奖劝矣。倘有潜拔人桑株, 偷摘人桑叶者, 一经查出, 定行严惩, 以示明罚。” 

(清) 绥阳知县母扬祖《利民条约》言:“绥邑遍地有桑, 而民间饲蚕者甚少, 不知丝之为利无穷, 百日即见效验。嗣后, 地广

人多者, 可种二百株, 多种更好。地狭人少者, 可种五十株。减其数者, 查处。”从上可见, 护桑这样, 护槲也不例外。 

(咸丰) 《安顺府志》卷十七《地理志》“物产”项载, 青㭎府境安平县邑“柔西最多, 此树向之薪炭用之。道光四年九月, 

奉各县札赐捐买橡子, 趋民领种, 并禁伐橡树”。 (民国) 《大定县志》卷十四《经业志》载:“青冈树放蚕之利, 遵义人行之

有效, 大定连界, 亦可仿行。本府前经出示劝栽, 且有轻罪拘押之人, 其家种树多株者, 即予开释。近闻意义渐里土目安国太, 

栽种橡树万余株, 赏给银牌, 以示鼓励。”由于有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黔北柞蚕业才有了大发展。 

3. 传统文化与民俗法规 

在保护柞林、促进蚕业发展的诸种保障中, 习俗管理是除政府奖惩制度外, 较为有效的管理方式。黔北地区经过长期柞蚕

业发展, 民间也形成了种柞树、放蚕和纺织的习俗风俗。《黔记》卷四载, 遵义蚕事最勤, “村落多种柘树, 茧客至春时, 买其

树, 放蚕于上, 茧成来收取之。”此段材料反映, 遵义养柞蚕已成了当地习俗, 形成了严格的社会分工, 有专门护育柞树的林农

和养蚕的蚕农, 这样的社会分工更有利于柞树林的成长, 为柞蚕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黔北山区柞蚕业的发

展, 养蚕之风遂谕乡里, 柞林遍及黔北诸地。文献载, 遵义府境“纺织之声相闻, 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 惟絮话春

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善织之善否?”可以看出, 柞蚕业已不再是纯粹的生产问题, 而成为了当地居民生存的一种方式, 已经深

深嵌入黔北的民风、民俗、制度保障、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诸多文化内涵。《遵义府志》卷十六载, 道光年间, “正安州久惯养

蚕, 无庸查办”。可见, 正由于有了这样的习俗保障, 遵义柞蚕业才得到了迅速发展。 

遗憾的是, 清末至民国年间, 由于商业诚信的失落与军阀割据, 以及抗战军兴和移民人口的增加, 代之而来的是固定垦殖

农业规模的扩大, 致使柞蚕业衰微。 (民国) 《贵州省农业概况调查》第四章《农产》载, 黔北柞蚕业“至清末, 因商民作弊, 

如上膠、加浆及上硝加重等, 而丧失信用。加以兵匪四起, 致销路日衰。光绪二十九年, 减为一百万两。宣统至民国十年间, 年

产府绸十四五万疋, 值银一百余万元。民国十年以后, 一以蚕病流行, 一以山民代栎煤炭, 致生产更减, 年仅出府绸四五万疋, 

值银四五十万元, 饲后更逐年减少, 至二十一年为数已甚微矣。近年虽稍见起色, 然不及清末之产量远甚。” (民国) 《遵义新

志》载, 黔北“凡人口众多, 交通便利之处, 森林多已被砍伐殆尽。如遵义城周围诸山, 大都童山濯濯, 荒凉异常, 公路主要

大路两旁, 森林也大半斫去。”
[4]93 

四、余论 

可以说, 清代黔北山区柞蚕业发展所形成的一整套稳定柞林的地方经验和民俗法规, 以及柞蚕业发展与当地生态安全的兼

容, 无疑是贵州古代史上山地农业发展的典型样板。贵州山地自然结构复杂多样, 脆弱环节诸多。生息在这一地区的山地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积累形成的发展山地经济的技术和经验, 构成了当地人与自然交换共生的复杂实践关系。在生态脆弱的

地貌类型中发展农业, 如果我们一贯只注重引进技术, 而不注重技术与当地环境的兼容, 以及各族居民在消化吸收这些技术的

过程中形成的地方知识经验, 建设现代山地高效农业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充分发掘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结合地方实

际形成的地方知识和技术, 并注意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接轨, 因地制宜, 发展符合不同类型生态结构的经济模式, 这样才有可能

做到多业态经济的和谐并存,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兼容, 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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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青棡, 为亚热带树种, 是我国分布最广的树种之一, 属壳斗科栎属树种之一, 可饲柞蚕。  

2 《百苗图》自被清陈浩绘画后, 为各界临摹, 版本甚多。文中的刘乙本, 即《黔苗图说四十副》, 该本由李端棻组织抄

绘, 时间大致在同治到光绪年间。由贵阳刘雍在北京购得, 收藏家中。 


